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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看了祂造的一切，認為樣樣都很好。」
這是在《信德之光》系列中，兩篇關於創世的文章的第一篇。
2021年9月17日
—— 尋找一個超越宇宙的「面容」

—— 創世是一個啟示

—— 聖經裡關於創世的記述的核心主旨

「當我仰觀祢手指創造的穹蒼，和祢在天上佈置的星辰月亮，世人算什麼，祢竟對他懷念不忘﹖人子算什麼，祢竟對他眷顧周詳？」（詠8:4-5）自古以來，當人瞻望他們周圍世界的奇觀時，都會驚嘆不已。即使我們現在已經很好地掌握了日落彩霞、日月蝕、和北極光的科學原理，我們仍然對它們著迷。科學越進步，我們就越清楚地領悟到周圍環境的錯綜複雜和浩瀚偉大：從微生物的生命和一切物質的原子結構開始，直到宇宙中各個星系的浩瀚和難以想像的遼闊距離。
當我們意識到自己的存在，並且獲得了自我意識時，儘管我們無法探知自己生命的起源，但在思考到實在的自我時，我們也可會大為驚訝。我從哪裡來？雖然在現今的世界裡，很多地區的生活步伐都很快速，使人很容易避開這些問題，但是提出這些問題的人卻不只是那些比別人更加喜歡自我反省的人。這些問題源於人有一種深切的需要，就是想知道自己的人生方向究竟是什麼。這個需要有時候並未得人關注，但是在每一個人的生命裡，它總會有一天重現。
尋找一個超越宇宙的「面容」
當人體會到自己個人的深不可測，或處身其中的世界的浩瀚偉大時，人有時會感到有點目眩。然而，人類與生俱來的宗教本能使古往今來每個時代的人都更深入地探索這些領域，以林林種種方式去尋找一張「面容」來朝拜。聖詠的作者在面對大自然的各種奇觀時宣告說：「高天陳述天主的光榮，穹蒼宣揚祂手的化工。」（詠19:2）同樣，當面對人的和生命的奧秘時，他大喊：「我讚美祢，因我被造，驚奇神奧。」（詠139:14）過去千百年來，人類從有形可見的世界中進階到天主的層次的過程是很自然的。但今天，信徒們發現自己面對一些可能會令人困惑的問題。尋找那張超越人類所知的宇宙的「面容」，不只是人類的一個憧景，只適合於人類發展中那過去的、已經被取代了的階段嗎？科學的進步雖然無法解答每一個疑問和難題，但是它不是已經將創世這個說法貶為只是一塊遮掩我們的無知的「面紗」嗎？而且無論如何，科學不是假以時日就能為我們解答所有這些疑問嗎？
假若我們不加思考地就視這個觀點為鹵莽，或視它為一個毫無根據的懷疑論的一種表現，這將會是錯的。相反，它有助於強調如何「每一個世代的人，都必須重新體驗、和重新活出信德。」[1] 今天，當科技證明了人只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知和可以做的東西是這麼多，以至人以為在自己的新創意之先就已經有某一種秩序這個想法，有時候變得不太可能和難以想像，這點尤其適切。這些問題需要我們靜靜地思考，好能堅强自己的信德，更深入地理解它的意義，它與科學和理性之間的關係，也好能讓我們能夠啟發他人。當然，這兩篇文章只能蜻蜓點水般指出一些路向，不能詳細討論這個與基督信仰的許多方面都有關係的議題。
創世是一個啟示
作為開始，我們可以引用聖經中關於萬有、特別是關於過去、現在與將來的每一個人的起源的章節。這一點非常具體，而且很容易用文字來表達：我們是天主所創造的，是祂自由、智慧和愛的果實：「上天下地，海洋深淵的任何化工，上主只要願意，無一不由祂造成。」（詠135:6）「上主，祢的化工，是何其浩繁，全是祢以智慧所創辦，祢的受造物遍地充滿。」（詠104:24）
但是，一些最簡單的陳述，是可以使得那最複雜的真相不為人所知曉的。如果今時今日，人的理性對於上段所勾劃出的對世界的看法，有時候會變得模糊不清，同樣，這個看法也不是人很簡單地就獲得了的。歷史上，教會在信經中所宣示的創世，乃是在天主一步一步地給以色列人啟示出來的。在這個過程中，聖經幫助人類去發現了不同的神話裡關於宇宙和人類起源的說法的各種局限。因此，人的理性得到了幫助，去超越那些才華橫溢的希臘哲學家們的各種推測，並認識到以色列的天主就是唯一的、從無中創造了萬物的天主。
聖經裡有關創世的記述有一個顯著的特徵，就是天主不是用了一些已經存在的東西來創造，而只是以祂的聖言的力量：「天主說：『有光！』就有了光 …『讓我們照我們的肖像，按我們的模樣造人 ⋯。』天主於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創1:3，26，27）另一個主要特徵是，邪惡在太初時完全不存在：「天主看了祂造的一切，認為樣樣都很好。」（創1:31）創世紀一書繪影繪聲地詳述邪惡和苦難怎樣在遠古時代就進入了世界。儘管如此，又與人類普遍的經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聖經反復強調世界本質上是好的，受造界並不是一個被降格了的事實，而是一個天主的大恩。「宇宙的出現不是全能者任意的行動、能力的炫耀或自我肯定。受造界是屬於愛的領域。… 天主的愛是一切受造物的存在理由：『的確，祢愛一切所有，不恨祢所造的；如果祢憎恨甚麼，祢必不會造它』（智 11:25）。天父疼愛萬有，使它們在世上各得其所。即使轉瞬即逝的微小生物也是天主愛的對象，在其短暫的生命裡，天主已用愛將牠包圍。」[2]
若望福音的開端也為這段記述提供了決定性的說明。這位第四部福音的作者引用了創世紀的第一句（參閱創1:1）說：「在起初已有聖言。」（若1:1）在世界的起初時就已經有了聖言，祂使世界充滿理性和意義：「智慧與祢同在，她洞悉祂的工作；當祢創造世界的時候，她已在場，知道祢喜悅什麼，知道按祢的法律，甚麼是正當的。」（智9:9）教宗本篤十六世在談到聖若望以希臘文logos去描述天主聖言時說：「Logos的意思是理性和言詞──一個具有創造力的、並且正是由於它是理性而所以能夠自我交流的理性。若望一錘定音地使用了這個言詞，它成為了聖經中有關天主的概念。在這個言詞裡，所有聖經信仰中常常是艱辛的和轉彎抹角的思路都達至巔峰，並且互相綜合。聖史若望說：在起初已有聖言，聖言就是天主。聖經的中心訊息和希臘文化思想的相互交流，實非偶然。」[3]
任何對話都需要有一位有理性的對象。因此，由希臘哲學家們發起的、他們與世界之間的對話之所以能夠出現，正是因為受造界有理性，和有一種既簡單、同時又非常複雜的邏輯。這個對話得到了天主的啟示的光照，導致人可以斷言地肯定世界並「非任何需要、盲目命運、或偶然的產物，」[4] 而是出自一個充滿了愛的智者，一個先於宇宙、因此而超越宇宙的、有位格的自有者。
聖經裡關於創世的記述的核心主旨
現今常見的是，人將創世紀裡有關天主創世的記述視為是一段充滿智慧的、美麗的詩篇，但畢竟也許缺乏科學、文學和歷史硏究所要求的精密度，又沒有通過這些硏究所要求的嚴格審核程序。可是，倘若我們因為這些前人沒有顯微鏡、粒子加速器、或專業期刊而輕視他們，我們會是錯的。我們很容易忘記的是，他們也許是從一個更加基本的層次上看事理和明白事理──這個我們可能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忽略了的層次。
要理解一個人或一段文字要表達的意思，我們需要注意當代所慣用的表達方式，尤其是如果它與我們現代所用的方式有所不同。因此，我們應該緊記，在記述創世時，「受啟示而記述的作者是根據他所生活的時代的宇宙觀來記述的」。天主正是在這個框架內給以色列人和不同時代的世人作出了這個新的啓示，就是「關於唯一的天主創造萬物的這個真理。」[5]
即使這樣，常常會有些人唱反調，認為創世這個概念在過去了的時代已經發揮了它的作用，但是今天再度搬它出來就未免太簡單了。現代物理學和物種進化的種種發現，已經使世界的出現和形狀是源於一個創造者的看法變得過時了。宇宙的理性充其量只能是物質世界一種本來就有的屬性；任何訴諸於其他動因的說法都會是挑戰科學論證的嚴謹性。
然而，反對這些在聖經中關於創世的敍述的人，往往是由於他們過份地對聖經的文句作字面上的詮釋：這一點甚至是他們自己也意識不到的，而且聖經本身也是棄而不用的。例如，如果我們將創世紀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兩段關於創世的記述互相比較一下，我們可以觀察到兩者之間有著一些非常明顯的差異，而這些差異並不能夠歸究為是編輯上的疏率。聖經的作者們深知，他們並不需要給世界的、和人類的起源提供一個詳盡的、字義上的描述。他們只是想以他們當代可以用到的語言和概念來表達某些基本真理。[6]
當我們開始理解這些記述所使用的語言：一種原始的、但卻充滿智慧和深刻見解的語言，我們就可以專注其真正的核心了。這些記述給我們指出，創世是出於一個超越那受造的宇宙的、一個「有位格者的干預」。[7] 在世界受造之前，已經存在了的就是造物者天主，祂擁有著自由和無限智慧。藉著一句具有象徵性意義和看似簡單的說話，祂表述了一個深奧的真理，簡而言之就是：天主創造了這一切，是因為祂願意。[8] 聖經沒有試圖說明宇宙進化和生命起源的各個階段；它只是確認天主的全能和自由，[9] 祂所創造的世界是理性的，和祂對祂創造了的萬有的愛。因此，世界以及組成它的每一個存有，就像「眾生之父張開雙手的惠賜」[10] 般慢慢展現出來了。對天主創世的堅信，使人知道深深地刻劃在世界裡的是一個歡迎開放的印記。甚至在不完美、邪惡和痛苦的情況中，一個基督徒也會視每一個受造物為源自天主大愛的一個恩賜，並召叫著我們去愛：去欣賞、尊重、關顧和交付給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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